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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王尧先生

上海远东出版社 徐忠良

十二月十七日，本是个平常不过的日子，再有一周，就是平安夜了。听多位朋友说，王尧老

师因吃饭呛着进医院救护了，不过已经无恙，便想着这几天去北京出差时再去看看老师。

孰料下午五点开始，就感到莫名的不安，头晕胸闷，坐立难平，心口堵得厉害。晚上七点半，

收到了中国藏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冯良发来的信息：“今晚六点，王尧先生去世了，很平稳。”

这十四个字瞬间击中了我，眼泪夺眶而出，不敢相信！

老师在复旦大学的弟子任小波博士随即告诉我进一步的情况，在浙江大学的弟子谢继胜教授

也旋即与我确认老师西去。与此同时，微信圈里已遍传王尧先生逝世的消息。

痛彻心扉！十一月二十一日北京暴雪那天，才和几位同事一起去海淀四季青养老院探望过，

那时他一切都很好呀！

王老师看到我来很高兴，一直拉着我的手，听我报告几个月来的工作，不住颔首、指点、微

笑，说他在这里一切很好，让我放心。我们前前后后整整说了二个多小时的话，我送上了几本关

于《圆明园四十景》原件再造的图书，也报告了即将要推进与法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皇清职贡图》

的合作，由于职贡图涉及乾隆时期二百七十多个民族，要请他做学术顾问，帮助把关，并参加原

件再造展览开幕仪式和学术研讨活动，他欣然应允，还为我逐一指点门径。

那天，老师还很健朗，虽然坐在轮椅上，语速有点慢，但吐词清楚，思路清晰，怎么，才短

短不到一个月，他就魂飞太虚了！

泪眼婆娑中，我脑海中闪出一幕幕跟随老师学习的情景以及近三十年的交往经历。

一九八八至一九八九年，我跟随王老师学习藏语文和藏族历史文化。由于我的大学毕业论

文写的是《文成公主入藏和亲和汉藏关系研究》，之后又写了《金城公主入蕃和亲几个年份考辨》

的文章，并参与敦煌佛经注音的研究，加入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写毕业论文过程中，我认

真阅读、参考了王尧老师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吐蕃金石录》、《吐蕃简牍综录》等著作，

产生了向他学习西藏文的想法，在获得当时的工作单位杭州大学的同意后，我给王尧老师写了一

封信，申请能成为他的进修生，学习藏语文和敦煌古藏文。不料很快接到了王老师同意接收我为

进修生的亲笔信，要我九月开学后去报到。

学完一个学期的现代藏语文和藏族历史文化课后，次年开春又和荣新江、钱文忠、王家鹏、

吕铁钢和日本学者高田时雄等组成七八人小班，听王尧老师讲敦煌古藏文研究，讲他的吐蕃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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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历史文书》、《吐蕃金石录》、《吐蕃简牍综录》。正是这次的进修学习，引领我从此踏入了

藏学研究大门。

返回杭州大学后，由于申请援藏未果，我转而关注杭州灵隐寺前飞来峰的元代藏传佛教造像

和凤凰山、西冷印社等地的其他环西湖藏传佛教遗迹，收集了大量资料。后来这个项目的研究由

王门弟子谢继胜教授组成一个项目组完成，这部《飞来峰藏传佛教造像艺术研究》业由中国藏学

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二年初我离开杭州大学转入了浙江出版界工作。一九九七年有幸得到王尧、陈庆英先

生主编的《西藏历史文化辞典》书稿，获得当时国家新闻出版署领导于友先、杨牧之和浙江省委

宣传部、浙江省新闻出版局领导的支持，确定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和西藏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因

而和西藏人民出版社社长旺久、责任编辑冯良、美术设计翟跃飞结下深厚友谊。《西藏历史文化

辞典》出版后，在拉萨举行了十分隆重的首发仪式，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旦增、党委常委宣传

部长肖怀远和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同时出席，一个省份负责文化工作的三位最高领导同时出席一部

书的首发仪式，这在后来的图书首发式中再也未曾得见。图书出版后，获得了第四届国家图书奖

提名奖，并引发了全国出版援藏的热潮。

因在杭州工作，后受王老师所托与他在浙江桐庐的堂哥王作保持密切联系，方知王老师竟然

和堂哥同是新四军金萧支队的战士，曾在浙江萧山、安吉、桐庐等地英勇抗击过日本侵略军。因

此王老师每次到南方，都会尽量到杭州，找机会看望兄长王作。最近的一次是二〇一四年七月，

王老师只身南下，将他收藏的德格版藏文大藏经捐赠给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之后，我陪同他

前往浙江安吉，参观吴昌硕故居，探访这位“一月安东令”（王老师故乡江苏涟水旧称安东，吴

昌硕曾任安东县令）旧迹，笑称要拜拜一百五十多年前的家乡父母官。随后，又陪他前往浙江桐

庐第一人民医院，拜见带领他投身革命的长兄王作。躺在病床上已经不能说话的大哥早就盼着兄

弟，坐在轮椅上的王老师甩开轮椅，颤巍巍地走上去，一把攥住了大哥的双手，互相摩挲着，两

人默默流泪，深情凝望，令我们在场的人都心伤不已。这是两位新四军老战士亲兄弟的最后一面，

一个星期之后，离休干部、新四军老战士王作大哥安然去世。其后王老师与他家老二王敞几次和

我说起谢谢我，让他见了大哥最后一面。

二〇〇六年，杭州两所毗连一起的中专学院的汉藏学生发生冲突，王老师到杭州出差，曾特

意前往看望藏族学生，和他们拉家常，告诉他们汉藏是一家；也和浙江省公安厅和教育厅的领导

沟通，希望给藏族学生更多的理解和包容，努力化解汉藏学生之间因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和矛盾。

二〇一〇年我已调到上海的中西书局工作，王老师来沪参加学术活动，特意带我参加一个在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培训的西藏新闻工作者的聚会。听到他慈祥的藏语问候，在场的十几位簇拥着

他的西藏媒体藏族记者全部涌出了眼泪，安静地听他讲述西藏历史文化和内地的关系，强调汉藏

是一家，等等。聚会结束后，王老师谆谆嘱咐，要我常去看望这些西藏新闻工作者，说他们长时

间离开西藏在上海学习，你如能用藏语和他们交流，他们会很温暖的。这些话我一直记着，只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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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我的藏语长期不用，只能简单说几句了。幸而如今王老师的嫡传弟子任小波就在复旦大学工作，

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和西藏朋友们时常相聚了。

在王尧老师门下，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进修生，充其量是编外门徒，却在王老师及王门弟子群

中受到厚待。二〇一〇年，中西书局和著名佛教学者李家振先生与西藏萨迦寺民管委主任萨迦·班

典顿玉合作，编辑出版了一套《西藏萨迦寺佛教艺术》丛书，内含《萨迦普巴金刚》、《吉祥萨迦》、

《萨迦大黑天》三册。图书出版后，好评不断，但专家和读者都有一种想更详细地了解萨迦寺的

愿望，因此我专门登门求教王老师，是否可以和西藏文物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以及王门弟子合

作，组织出版一套扎实的萨迦寺历史文化研究丛书。萨迦寺是元代萨迦派主寺，是西藏归顺中央

政府的象征，如能将萨迦寺所藏的相关汉藏文文献、文物，尤其是举世闻名的萨迦寺经墙经卷整

理出来，那将是一个巨大的研究和出版项目，而且对于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具有特别重大的历

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这个设想获得了王尧老师的肯定和赞扬，并立即多方联系落实。不久，我们

就作出了由中西书局和中国藏学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这套大型丛书的计划，王尧老师和马丽华先

生等组织召开了几乎全部王门弟子参加的项目论证会。可惜因为牵涉面过大及经费尚未落实等原

因，没有能够真正启动。

二〇一三年初我调上海远东出版社工作，碰巧和浙江安吉县人民政府合作，组织撰写出版了

《幸福不丹·幸福安吉》一书，并邀请不丹前首相肯赞多吉来安吉、北京出席了相关活动。王老

师得知后，特别高兴，说我做了一件国家想做没有做成的事，让我尽快和外交部亚洲司负责印度、

不丹事务的李亚处长取得联系。不丹是明代中叶从西藏地方附属小邦独立出去的，虽然其经济和

外交受到印度的控制，使用英语为官方语言，但不丹民众日常生活使用的仍然是藏语、藏文，城

镇乡村满眼的藏式建筑，藏族文化弥漫全国。但由于历史原因，又受到印度的干扰，不丹是惟一

没有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王老师对我们能以幸福指数话题为切入点访问不丹，面见

不丹王国政府前首相利翁波·肯赞·多吉、国家研究院院长卡玛·尤拉和国家幸福委员会秘书长

卡玛·塔斯蒂姆先生等政府高官，就幸福指数和幸福话题展开学术交流感到十分欣慰。不久李亚

处长召集我们访问不丹的成员专程去外交部亚洲司，听取我们和不丹政要的沟通情况，对我们的

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鼓励我们继续用学术文化的通道和不丹保持联系，希望在合适的时候再次

邀请他们访华，并鼓励浙江省安吉县政府和不丹地方建立友好关系。我们正在积极沟通，努力促

成由王门弟子组成学术团队承担不丹国家图书馆馆藏藏文历史文献的整理出版任务；也积极筹备

将《幸福不丹·幸福安吉》译成英文公开出版。

二〇一一年好友寒碧先生创办的《诗书画》杂志计划刊登王尧先生的文章，我陪同寒碧先生

带着《诗书画》的第一、二、三期杂志去见他，老师立即被《诗书画》杂志的内涵和品格所吸引，

认为当下太缺少这样高品味、富有心灵的杂志，太缺少像寒碧先生这样一心只想提高杂志品质的

杂志主编，允诺一定要给予支持。王老师不仅同意自己的文章在杂志上刊登，主动分送中央文史

馆的同事和学界大佬，呼吁他们支持，还动员他的朋友、学生把好稿子投给《诗书画》杂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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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我们就商定在第七期开出了“重温 王尧”专栏，刊登他的二篇文章《藏族四大诗人合论》和

《诗人、圣者米拉日巴的自然雅趣与性瑜伽观》，并请沈卫荣撰写了主持人语，文章刊登后，获

得各界广泛关注和赞扬。

回望王老师的一生，待人宽厚，性格开朗，风趣幽默，学养深厚，著作等身，是一位具有世

界影响的藏学家、敦煌学家和佛学家。然而他不单单只是一位学者，还是一位胸怀博大、视野宏

阔，具有浓厚家国情怀的社会活动家。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藏学家，中国现代藏学之父、《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情歌》译者于道

泉教授的衣钵传承人，其弟子任小波已经在《人民日报》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二十四版

发表过一篇文章介绍他的学术成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王尧藏学论集》，中国藏学网发布王

尧教授论著目录。沈卫荣先生在《诗书画》杂志“重温 王尧”主持人语中，也做过颇为传神的

介绍：“王尧先生是中外知名藏学家中少有的文史兼通，对出世的宗教和入世的社会、历史和政

治都有精深研究的藏学大家。他早年专治藏族文学，曾以翻译《萨迦格言》等藏文文学作品、研

究藏族吸取而蜚声学界；中年则专治藏文历史文献，他的专著《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吐蕃金

石录》和《吐蕃简牍综录》等，通过对这批最古老的藏文历史文书的收集、整理、翻译和研究，

为图博历史研究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到了晚年，王先生从心所欲，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

文章，擅用文学的笔法，将藏传佛教之甚深密意、藏族历史的错综复杂、藏文文学作品的优美奇

特，形象生动地传递给读者。”

而我，细思与王老师近三十年接触的点点滴滴，总结所感所受，认为他就是一位由藏语文进

入藏族文学、藏族历史、藏传佛教，有学术而心灵，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具有甚深情怀的老战

士、大学者、大菩萨。这样的学术宗师怕是越来越少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作为新中国自己培养的藏语翻译，王尧老师参与了毛泽东、刘少奇、

周恩来接见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十世班禅，迎接藏历木羊新年的盛典；参与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

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谈判代表团的相关接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藏文版的翻译；改革

开放之初，全程陪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考察西藏，走遍前后藏区。并同时开启了和国外藏学

界的广泛交流，连续参加第三至第十届国际藏学大会，主编十七辑《国外藏学研究译丛》，他风

趣地说，“做点小贩而已，贩些洋货回来，贩些土产出去”。同时又将藏在法国的法藏敦煌藏文文

献引回国内，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到了晚年，他将自己的藏书分别捐赠给中央民族大学、中

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和西藏民族学院；他培养的门徒遍布世界各地，在

国内，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

学、四川大学、西藏大学、西藏民族学院都活跃着王门弟子的身影。因此，谈起中国藏学，怎么

也绕不开王尧老师，他对于中国藏学的兴起，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我曾多次和王老师说起，要着手安排请他详尽口述他参与西藏和平解放，和十世班禅大师、

赵朴初会长、东嘎·洛桑赤列活佛、贡嘎上师和阿沛·阿旺晋美等佛学大德与西藏上层贵族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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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他陪同胡耀邦总书记长达一个月的西藏考察经历；他和国际藏学界德国、匈牙利、法国、

美国藏学家的学术交往。他也觉得很好，愿意做这样的口述，将他亲身经历的这些历史留下来，

供后人研究。可惜这个设想都来不及实现了。记得季羡林先生说过，敦煌学是二十世纪的显学，

藏学将是二十一世纪的显学，我们欣喜地看到，季老的预言正在步步实现，然而，王老师却溘然

远去……

上有青冥之高天，下有绿水之波澜。天长地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摧心肝！

写到这里，短信收到王老师的老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柴剑虹先生发来

的悼诗：“悼王尧先生 昨晚近十时，国图萨仁高娃研究员发来噩耗：王尧先生于六时许仙逝。

闻讯不胜悲痛，彻夜难眠，吟此小诗悼念。尧老一生最赤诚，心系吐蕃中华魂。踏遍青藏三江路，

练就般若四谛身。坦坦荡荡谈大局，孜孜矻矻撰弘文。一夕羽化登仙去，化作人间杜宇声。”又

读到好友寒碧先生在微信群中发布的悼文：“王尧先生藏学大宗，文事史裁，修养诣极。所译萨

迦格言，承学推为精卓；条贯吐蕃简牍，论者叹谓采山；《吐蕃金石録》、《敦煌吐蕃历史文书》

诸作，皆征实醇备，无高言溢滥。我初创《诗书画》，曾求助于先生，仰其扶援，倾力奔走，屡

荐作者，逢人说项。先生离世，忆此增恸。雪涕转此，以为纪念。”

文毕掩卷，不觉大恸。王尧老师，您一路走好！愿您早日乘愿再来！编外门徒徐忠良叩泣！


